
廉州地处岭南，在京师眼里是遐荒万里的瘴疠之地，一向是朝廷贬官的去处。

明朝廉州府那些流芳后世的官员，不少也是因言因事被贬谪至此。

他们在这边海僻地，劝农励学，保境安民，以清廉自许，成为尽忠履职的能臣良吏，全然没

有仕途摔了跟斗，政治前途已经完蛋的想法，更没有因此而一蹶不起、自暴自弃，这是个颇值得

探究的现象。

在廉州府及辖下钦州、合浦、灵山的州县任官中，曾有两位大儒级人物，除了张岳，另一位

叫林希元。巧的是两位都是福建人。

明朝廉州府福建、江西籍的官员特别多。康熙版《廉州府志·名宦志》立传的八十九位廉州

府及州、县的任官，其中福建籍有十八位，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属于“不完全统计”，毕竟不是所有的任官都能上书入志，比如以《乞罢采珠疏》留名的两

广都御史林富，他当时是到合浦监采珍珠“兼摄雷廉”，属于钦差身份，并没有在廉州府任职。他

的孙子林兆珂万历年间担任廉州知府，但府志中未见记载。

如此多的福建人在廉州当官，一来固然是福建人才辈出，二来可能是闽粤毗邻，风土人情相

近，朝廷在人事安排上有所考虑。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廉州府、州、县的福建籍官员，林姓的不少，如由“教育局局长”（训

导）逆袭“军区副司令”（指挥副史）的林锦；以府学“校长”（掌教）之职，越级擢任嘉靖皇帝

出生地“特别行政区”（承天府）知府的林建邦。

福建号称“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林氏是福建第二大姓，其耕读传家的传统不是一般的

深厚。

林希元跟林锦、林建邦一样，也是教书匠出身。

他家境贫寒，考上秀才后在私塾教了九年书才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后被派到岭南督学，代

表朝廷督察地方教育工作。

林希元督学之余，一心想着“国之大者”。

嘉靖皇帝登基，他上了一道《新政八要疏》，历数明武宗时代的各种弊端，提出一系列新政设

想，其中一条就是不要再派太监到各省镇守。

登基伊始的嘉靖皇帝雄心勃勃，还没有堕落成后来迷信方术、沉迷斋醮的荒唐天子，有意重

振朝纲。林希元的折子正中其下怀。他欣然采纳，不久把林希元提拔为“最高法院法官”（大理寺

评事）。

林希元喜欢提意见，但并不是“以言邀宠干禄”之人。刚被提拔不久，他就上书揭露宦官无

法无天，搜刮财物，贿赂公行，“纵鹰犬以鱼肉吾民”。这话太过逆耳，很难被上峰认为具有“建

设性”，林希元被勒令解职回家。好在他人品好，不少人替他求情，不久得以复职。

但林希元“死性不改”，回到大理寺后，居然“嚣张”到连上司也不放在眼里。

嘉靖二年（1523 年），有人揭发“监察官”（南道御史）谭鲁包庇充军的罪犯，谭鲁四处托人

向经办的林希元求情，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后，直接找到了“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寺卿）陈琳。



陈琳交代林希元“此案算了”，林希元却不肯买上司的账。林希元以“忤逆寺卿”遭到弹劾，

被发落去了安徽的“泗州法院”。

人有本事，天也盖不住。林希元到泗州上任，当地遭遇水灾，他充分显示出勤能之吏的本色，

日夜操劳，精心筹策抗洪赈济，使数万灾民免于饥馑。

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介绍了泗州的灾情及赈灾的措施和成效。嘉靖皇帝非常高兴，吩咐全

国推广“泗州经验”。

“前度刘郎今又来”，林希元又被调回“最高法院”，而且升了一级，当上了“审判委员会委

员”（大理寺丞）。

“本性难移”四个字，在三起两落的林希元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林希元担任大理寺丞的第二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辽东兵变”。

右副都御史吕经巡抚辽东，出于缓解民众生计，减轻百姓军饷负担的考量，将原来的“三丁

养一”减为“一丁养一”，同时抽调部队修筑长城，引起军队哗变。兵士们烧砸府衙，还将吕经扣

为了人质。

事件平息后，吕经被问罪流放四川茂州。

林希元替吕经打抱不平，愤然上书痛责“兵变起于姑息”，跟宰相夏言唱对台戏。

朝廷无法忍受这个总爱“指手画脚”的家伙，嘉靖十四年（1535 年），一脚将林希元“踢”到

了廉州府下的钦州。

从大理寺的五品高官，变成边陲府辖小州的六品小吏，林希元“滚”到土瘠民贫的钦州后，

依旧兢兢业业，干得热火朝天，似乎忘了自己是一个受了“降级处分”的人。

林希元被贬职是嘉靖十四年（1535 年）下的圣旨，他翌年七月抵任，刚到职就发现大事不妙：

库房空空，连给府衙“公务员”发薪水都困难。

林知州并不藏着掖着，而是开诚布公通报财务情况，提出要过紧日子。（适力殚财绌之时，

开诚以先物，约身以裕用。）

面对拮据的财政，林希元像做无米之炊的巧妇，一方面堵塞漏洞，另一方面把钱用在刀刃上，

做成了不少以前想做未能做的事。

第一件就是土地复耕。

林希元到钦州，发现用于“州官吏师及所官军俸粮”积蓄不足半年，而他“始入州，见平

原旷野，高可种黍，下可种稻，皆为荒服，成田者十仅一二”，而且钦州“只种水稻，黍稷麻

麦俱无，其田半没荒草”。

种水稻也是粗枝大叶，将种子往地里随便一撒，既不施肥，也不耘作，靠天吃饭（不粪不耘，

仰成于天），每亩收成只有三四百斤。

“会断病难称圣手，能疗疾方为良医。”民力殚竭，备感艰难的林希元想到了“屯田制”，借

军民合力来推动复耕。

他将勘测出的荒地分为五屯，制定多劳多得的政策，招募一批老农“专理其事”，教民耕织，

课督农时，守军和“民快”（民兵）轮流巡哨、训练和耕作，既不失军务，又不误农时；同时广招

流民、游民，向他们发放耕牛和种子，鼓励他们回乡当农民。



在他的治理下，钦州大量抛荒土地得到复耕。林希元打给朝廷的报告中称：“五屯之田，岁

收一千八百七十五石。”

第二件是兴学办教。

林希元重视教育有自己的理论：“盖饱食暖衣，逸居无教，则近于禽兽”。君臣、父子、夫

妇、长幼、朋友这种人间伦理，是“中国异于彝狄、人类异于禽兽”的根本。

他认为要打通教育的“最后一公里”，把府、州、县的“儒学”延伸为方隅里巷的“社学”，

重点不是讲经，而是要让普通人懂得礼义廉耻、社会伦理，也就是“从我做起”，加强个人道德、

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建设。

林希元了解到一些社学建成后，没有钱聘请塾师。“再穷不能穷教育”，他决定给每个社学拨

公田二十亩，钦州十八个社学一共拨出了三百六十亩公田，租赁耕种所出作为办学经费。

这种制度性的安排解决了社学的后顾之忧。

他还“召七八岁以上者教之”，自己有时还亲任教书先生。

林希元抓教育的效果很明显：“数月而后，教读各以弟子见其父兄，共衣表、步履楚如也；

进退、揖逊肃如也；讽诵、书仿朗如也 ”

林希元在钦州还是一个“建桥狂人”。由于毗邻的安南经常侵扰，朝廷下令边境各州县广造桥

梁以行兵马。



林希元在钦州当了三年知州，一共修了五座桥。

五百多年前，勘测和施工都没有现在的先进技术，要在流水汤汤的河上修一座桥并非易事，

河床情况、地质结构、水位、流速、洪水频次等，全凭经验判断。

地方官都把修桥作为重大工程，百姓则把修桥作为官员为政的大功德，轻则立碑，重则建亭

以纪。

林希元在钦州修“平安桥”时，亲自勘测地形，寻寻觅觅，选了三个地方，最后拍板选定一

处，挖桥基时，在江底发现一个大桩柱，证明就是过去的桥址。

这件事轰动一时，大家都佩服林希元有眼力。

平安桥于嘉靖十四年（1535 年）十一月动工，翌年五月竣工。不幸的是，六月洪水暴发，桥

梁被冲毁。

林希元查明，“交学费”的原因并无贪赃或渎职，只是经验不足，立于沙底的桩柱太浅。

他对监工未作任何责备，而是鼓励他们重整旗鼓，加宽桥面，增桩加固，并配置了十四个减

缓水流对桥桩冲击的铁牛。

次年山洪再次暴发，上万州民拥到河边，看到重新架设的桥梁在洪波浊浪中巍然屹立，大家

欢呼不已。

人们都知道大奸臣大太监刘瑾曾为自己立生祠，在当时这并不是什么无法无天的大逆不道，

而是一种风气，刘瑾只是不配罢了。廉州府民曾为不少知府立过生祠。

钦州百姓感念林希元的功德，也为他立了一个生祠。

因为政绩突出，林希元在钦州任职三年后被提拔为广东按察司的佥事，大致等于负责一省监

察、纠察事务的“监察委员”。

官升四品，即属“高级领导干部”，但林希元不谙官场习气的个性似乎并无长进，再一次“故

态复萌”，因言获咎，并从此告别宦途。

当时安南的军阀莫登庸废主自立，不再进贡。林希元频繁上疏力主出兵，劝说皇帝“勿为近

臣所欺”。在这件事上，林希元与他的老乡张岳意见相左。

朝廷倒是发兵了，大军压境，莫登庸献关投降，林希元却被“秋后算账”，以“攻击朝臣”的

罪名被免职。

林希元始终执着于进言，不计利害，屡屡因言惹祸。对此他有自己的理论支撑。

被称为“浊世名儒”的他，精研理学，对“言功”看得比“事功”还重，声称“凡事只论道

理，不问利害”，活在世上，要“益于时”，更要“益于后”。

为了“益于后”，与其他地方官不同，他特别喜欢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认为

做学问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秉持异议。

他自己不迷信王阳明，同时认为朱熹刊定之书也并非不能改动。他宣扬理学主张的著作《易

经存疑》《四书存疑》由“文教部”（礼部）刊行，风行全国，并流传海外。

在钦州为官仅三年，他还主持编纂了一部《嘉靖钦州志》。

林希元福建老家有个传说：大嶝岛与蔡厝之间，退潮后有一条叫“蔡厝蹀”的海路，经常有

精壮男子走在这条路上，被乌鸦啄食眼睛吸血而亡。



林希元决心为民除害，装扮成私塾先生走过“蔡厝蹀”，路边有一个美女说怕沾水，娇滴滴地

求林希元用背带背她过海。途中美女抱住他的脖颈，“吧嗒”有声，亲吻他的脖子。但林希元始终

未为所动，不肯回头，相反将背带越勒越紧。只听一声惨叫，美女被勒出原形，原来是一只乌鸦

精。

为什么乌鸦精会变身成一个美女？为什么它会吸血使人身亡？这故事演绎的其实就是理学

“男女大防”的伦理，而林希元就是一个“学习榜样”。

我们不能苛求处在专制皇朝的林希元，应该看到，儒学在当时是与“超稳定社会结构”相匹

配的主流意识形态，生在那个时代的他，恰恰是因为浸淫于此，入心入脑，学以致用，成了不避

祸福、公忠体国的名臣。

这也可以回答前文的疑问：为什么那么多被朝廷发落的贬官，依然能以“孤臣孽子”之心，

视雷霆为君恩，兢兢业业，忠诚履职，“皇帝虐我千百遍，我待皇帝如初恋”。

这个民间传说充分说明林希元崇高的“江湖地位”，他在民间就是“理学”的一个化身。一个

人成为“时代化身”自然要名留史册。

林希元生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 年），卒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享年八十五岁，在那

个年代显然称得上“遐龄鹤寿”了。


